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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尽头是他乡	犹记得在我大二第二学期的某门专业课的课堂上，老师问我们对俄罗斯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的时候，我脱口而出四个
字，“地广人稀”。没错，在我真正踏上这片广袤土地之前，我对它的印象仅仅停留在初中的地理课本对它的描述。然而，镜头一转，是
我第一次独自走在熙熙攘攘的涅瓦大街上，看着一张张东欧人的面孔向我走近，又擦肩而过。我第一次有了实感——原来，我真的来到
了异国他乡。	在临行前，我父母在某旅游app上搜索俄罗斯的旅游游记，反复告诫我，莫斯科和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里小偷很多，一定
要看好自己的包。然而现实是，除了那条涅瓦大街，你很难找到有什么地方前后50米之内是有人的。当然，这话有一定的夸张程度，但
的确有效地宽慰了与我隔着好几个时区的父母。我在复旦的俄语外教老师，是土生土长的彼得堡人，她曾劝诫我们，最好不要独自出
门，晚上最好不要出门。但显然，要做到这两点很难，就比方说，来到彼得堡的第一个礼拜，我和室友参与了大学的迎新活动（通俗来
说就是半夜酒吧蹦迪局），显然这其中的真实情况，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于是我们在半路偷偷溜了出来，到涅瓦河边看“开桥”。其实人
生是一场巨大的冒险，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在保持头脑清醒，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应该多出去闯一闯，去看看这个世界和长辈描
述中的有什么不同。多用眼睛去看，而非用耳朵去听，或者说单纯去臆测。

		
现在回头看这半年的交流生活，其实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：从心理上正式“断奶”，以“社会人”的身份行走在社会这所大学之中。我生在
上海，长在上海，就读复旦，因为母亲在复旦下属的公司工作，就在邯郸校区附近办公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从未独自面对很多
生活上的困难。就是这样懵懂无知的我，独自走在涅瓦大街上第二次感到一种莫名的离愁别绪。第一次有这样的情绪是我独自在成都转
机（同行的伙伴早我一步入关），一个人慢慢走向出关关卡的时候，当时，我正好接到了父亲的电话，问我是否一切安好，我略带哽音
地回答，让他们放心。但实际上，我也隐约对于未知生活产生了一些焦虑与恐惧。而走在繁华大街上的我，一个路痴的女孩，根据谷歌
导航，寻找入学测试的考点。那一刻，我体会到了留学生生活的艰辛——不仅要操心自己吃住行的问题，还要承担学业上的压力。	说到
学业，在报道完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参与了两场考试，根据语法、阅读、口语和写作的能力，将学生分为9个班，编号数字越大，表示
俄语水平越高。我被分到了8班，但其实，我自认为水平没有到达那个班。我觉得中国的学生都比较擅长考试，所以同等分数的中国学
生和欧洲学生相比，欧洲学生的水平更高，加之他们的母语也是西方语系，所以他们的优势非常明显。一开始我也会因为不自信而上课
参与度不高，觉得自己的俄语水平很烂，也不愿意开口和老师交流，甚至想要转到低一级的班级。但还好，和我同班的有两个北大俄语
系的女生，在她们的鼓励以及帮助下，我渐渐地跟上了班级的节奏。	渐渐的，我也喜欢上了这个班级，虽然班级里的同学来自各个国
家，信仰不同的宗教，在讨论难民、死刑、生育等的问题时，也会有激烈的思想交锋，但我怀念和这些可爱的同学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学
期。	从九班调到我们班的捷克姐姐和我三次都分到一起小组讨论，就算上课她语速比老师还快，但讨论的时候还是很迁就口语差的我。
她也会在我坚定地说我不是个有健康生活习惯的人的时候，开始大笑，好奇地问这问那。我也会感叹卸掉了东欧女孩特有妆容，化淡妆
的东欧女孩怎么都能清纯好看成这样！	一天来学校一天不来的韩国小哥是个和承衍（某韩国男团成员）有着读音相似名字，长相也很韩
国欧巴的男孩子。某天我举着扫把在电梯和他尴尬相遇，开始尬聊。当他从我的口中中得知期末或许没有考试的时，那句really还真是
透着过年般的喜悦，我也是从没见过他的眼睛睁这么大。	英国女孩们现身说法丝巾的一百种搭配，是平时高冷，但一听马雅科夫斯基
（某帅气苏联诗人）大名就发出迷妹尖叫的神奇女孩子们。	每次课间听欧洲人列举各种翘课原因，每次早课结束前教室坐得满满的，谁
能想到老师迟到十分钟过后，这间教室的门平均每十分钟会被下一个迟到的同学打开。每次造句作业，无非是尽管天气很冷很糟糕，我
还是来上课了，或者是天气太糟糕，我觉得睡过去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


（九点和十点半的教室窗外）	

（追到了极光）	
当然了，我这半年的生活也是留有遗憾的。比方说我没能交到外国的朋友，虽然有不少认识的同学，但很遗憾没能有深入的交流，而我
的俄罗斯语伴也并非很social的人，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下，我能和她见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。在陌生的环境下，人总是容易封闭自己，
我也不例外，希望今后的我，如果还有出国留学的机会，能够更开朗一些，更social一些。	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俄罗斯更像是我的第二
故乡，即便它经济不如别的欧洲国家，尽管生活上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，但我在那里一下子长大了。我学会辨认不同部位的猪肉，学会
设置宿舍的wifi；体会过陌生人的善意：曾被俄罗斯大妈手把手教着挑番茄，也曾在白雪皑皑的高速公路上狂走的时候，被交警救下，
直接送到目的地。

（我急速行走的高速公路）



（冬宫广场）	多么感谢外事处能够给予我们本科生这样优越的条件，得以放眼看世界。我想这是人生旅程中不可多得的一份经历。


